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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巴黎市区的塞纳河，一路蜿蜒，
旖旎多姿，孕育了巴黎这座城市灿烂的文
明。在塞纳河中央，精巧地镶嵌着两座小
岛，其中之一便是西岱岛。

巴黎的历史始于西岱岛。巴黎圣母院
就坐落于此，巴黎的中心。

自落成之日起，巴黎圣母院走过风
雨，饱经沧桑，见证了法兰西的昨天与今
天，被法国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士”。

2019 年 4 月 15 日 ， 这 位 800 多 岁 的
“女士”遭受灾厄——一场大火冲破了她的
塔顶，全世界目睹着火焰吞噬标志性的尖
塔，将数个世纪的历史化为灰烬。

1800 多天后，当巴黎圣母院的尖塔再
次映入巴黎澄碧的天空，人们为之欣喜，
为之欢呼。一个浴火新生的巴黎圣母院即
将敞开怀抱，再次迎接世界的目光。

诞生

12 世纪中叶，作为法国首都的巴黎，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扩张，逐渐成为
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
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年代，巴黎圣母院的
营建拉开了帷幕。

彼时，巴黎主教莫里斯·德·苏利欲新
建一座大教堂，来替代年久失修的旧教
堂。传闻在 1163 年 4 月，教皇亚历山大三
世到访巴黎，为巴黎圣母院铺放了第一块
基石。这项建设工程耗时近两个世纪，直
到1345年才正式完工。

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在西岱岛拔地
而起。细细端详大教堂，我们不禁感叹于
建筑师卓尔不群的审美——巴黎圣母院不
同于法国12世纪、13世纪的其他哥特式教
堂，她摒弃了繁复华丽的风格，以巧妙的
结构、垂直的线条营造恢弘的空间感，典
雅而细腻，庄重而亲切，朴实而肃穆，令
身居其中的人心生震撼。

这座由石材、玻璃和木材建造而成的圣
母院，曾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与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一道，划出巴黎美丽的天际线。

在小说 《巴黎圣母院》 第三卷开篇，
维克多·雨果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细腻而丰
富的描述。他说：“这座可敬的历史性建筑
的每一侧面、每块石头，都不仅是我国历
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艺术史的一页。”

“简直是石制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雨果所称的“石头交响乐”，不只是建

筑艺术的交响，也是文明的交响。
巴黎圣母院建筑本身及其保存的文物

都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荆棘冠、
“圣路易”长袍等基督教圣物，大教堂还收
藏着大量石雕、木雕以及创作于 17 世纪、
18世纪的绘画。

巴黎圣母院内的巨型管风琴音色浑
厚，音域宽广，有5个手键盘、111个音栓
和近 8000 根音管，其中一些音管已有 600
多年历史。据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位
管风琴师急中生智，演奏《马赛曲》，挽救
了岌岌可危的管风琴，也让圣母院免遭进
一步毁坏。

还有久负盛名的玫瑰花窗。巴黎圣母
院一共有 3 件玫瑰花窗，最早可追溯至 13
世纪。这些花窗直径超过 10米，以花瓣状
图案排列，镶嵌着美丽的彩绘玻璃，在阳
光照射下，把建筑内部渲染得五彩斑斓。

巴黎圣母院意义非凡。长久以来，她

不仅是一座教堂，一尊文物，还凝结着法
兰西的民族记忆。

1804 年 12 月 2 日早上，观礼者顶风冒
雪，早早到达西岱岛。拿破仑加冕典礼当
天将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画家雅克-路
易·大卫获准坐在一个包厢内，近距离观
摩仪式过程。他做了大量笔记，画了几十
份速写，然后分门别类仔细研究。经过一
年多的思考，他终于提笔创作，于 1807年
完成了著名的油画巨作 《拿破仑一世加冕
大典》。

1944 年 8 月 26 日，戴高乐将军进入巴
黎，步行在香榭丽舍大街，向街道两旁欢
呼的同胞致意。最后，他步入巴黎圣母
院，参加庆祝胜利的感恩仪式。他刚到达
圣母院前，就响起了枪声。戴高乐将军在
回忆录中记述：“ 《圣母颂》 的歌声唱起
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然而，枪声也一
直没停。”

……
巴黎圣母院只是静静矗立，就站成了

一段历史。

命运

雨果曾造访巴黎圣母院。在两座塔楼
之一的暗角里，他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
刻的词——“命运”。这几个大写希腊字
母，受时间的侵蚀已经发黑，深深陷入石
头里面。

1831 年，小说 《巴黎圣母院》 问世。
雨果在序言中写下了他对这个发现的探寻
和深思：是谁在这里刻下“命运”一词？
这个词又记述着怎样的故事？他的探寻催
生了小说《巴黎圣母院》。

提起巴黎圣母院，世人往往有两个印
象：一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二是小说

《巴黎圣母院》。很多人认识巴黎圣母院，
是从阅读雨果的同名小说开始的。

这部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讲述了一个凄美而浪漫的故事，塑造
了美丽纯真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驼
背却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阴险虚伪的
副主教克洛德、英俊轻浮的卫队队长弗比
斯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时至今日，小
说 《巴黎圣母院》 仍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
自全世界的读者前往法国，爬上巴黎圣母
院的钟楼，寻找故事主人公的“踪迹”。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曾遭
受严重损毁，并一度荒废。19世纪初，巴
黎市政厅甚至计划将其拆除。

雨果在小说 《巴黎圣母院》 中阐释了
自己对建筑的看法。他写道：“时间和人使
这些卓绝的艺术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关
于这一切，关于古老的高卢历史，关于整
个哥特式艺术，现在还有什么存留给我们
呢？”小说引人入胜，震动巴黎，引发了法
国各界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新评
估。饱经风霜的巴黎圣母院，等待着有心
人来恢复和重建。

19世纪中叶，年轻的建筑师欧仁·维奥
莱-勒-杜克担起了这个重任。他不负众
望，成功地把自己修复的建筑与原来的中
世纪教堂完美契合，重现了巴黎圣母院久
违的光彩。后人所见的巴黎圣母院巨型玫
瑰花窗、石像怪以及标志性尖塔，都出自
维奥莱-勒-杜克之手。

可以说，巴黎圣母院成就了雨果，雨
果也让巴黎圣母院获得新生。

20 世纪以来，小说 《巴黎圣母院》 被
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广为人知的是
1956年法意合拍的同名电影以及于 1998年
首演的同名音乐剧。借助多种艺术形式，
凄婉而动人的故事走进更多人心里。巴黎
圣母院变得愈发亲近，与世人缔结起更加
深厚的情感纽带。

2019年大火之后，《巴黎圣母院》在法
国销量大增，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首
位。法国人从这部经典小说中寻找心灵的
慰藉。

涅槃

2019 年 4 月 15 日，一个普通的周一，
巴黎一切如常。巴黎时间傍晚时分，从巴
黎圣母院屋顶蹿出的橙红色火舌，打破了
春日的平静。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全世界
目睹着火焰吞噬的残酷和无情。震惊、惋
惜、悲痛……种种情绪拥堵着人们。

巴黎消防队员第一时间赶到圣母院，
围剿继续蔓延的火焰。与此同时，牧师、
文保专家、建筑师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
只有一个信念：尽可能拯救圣母院的宝库。

几个小时后，教堂内数千件宗教圣
物、艺术品和历史画作得到安全转移。而
巨型管风琴、玫瑰花窗也幸免于难，奇迹
般地存活了下来。

时间紧迫，加固与抢修工作没有给大
家一丝喘息的机会。

巴黎圣母院此前正在进行翻修，教堂
内外有大量脚手架。大火烧毁的脚手架随
时有倒塌的可能。工作人员首先将这些脚
手架移除，并搭建起新的支撑架，以保护
塔楼、拱顶和墙壁，避免发生二次坍塌。

另一边，科学家仔细勘查、评估建筑
中雕塑、壁画、窗户等的受损情况。

屋顶大量铅砖在火灾中熔化，使教堂
内部蒙上了厚厚的铅粉。包括墙壁、天花
板、拱顶、地板、玻璃花窗、巨型管风琴
在内的大教堂内部，都需要深度清洁。

2021年12月，巨型管风琴的近8000根
音管和 19个风箱被送到科雷兹、埃罗、沃
克吕兹等地的三个管风琴制造车间进行处
理。工人们将金属管逐一拆下，清洗、维
护、重新组装。2022 年 4 月，法国邮政发
行了一枚小型张邮票，主题正是巴黎圣母
院这台“劫后余生”的巨型管风琴。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牵动着全世界的
心。人们期待一个怎样的新生的巴黎圣母
院？法国甚至发起了设计大赛，邀请来自
全世界的建筑师提交方案，以重建圣母院
屋顶。一时间，各种异想天开、夺人眼球
的设计层出不穷，讨论甚嚣尘上。

作为法国文物建筑委员会的主任建筑
师，菲利普·维伦纽夫从 2013 年开始负责

圣母院的维护和修缮，早已对这座建筑的
每一个角落、每一扇门窗、每一道罅隙了
如指掌。他提出巴黎圣母院修复方案，即
让圣母院恢复至火灾前的完整面貌。这一
方案最终获批。

2021年3月5日，法国宣布巴黎圣母院
保护工作结束，修复工作正式开始。当
天，首批 8 棵百年法国橡树被选中，用于
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尖塔。每棵橡树
的直径超过1米、高度超过20米。

而完成修复，需要超过 1000棵这样的
百年橡木。这些橡木将被运往法国各地 45
家木材加工厂进行初步切割、干燥处理，
并由技艺精湛的木匠用手斧、木槌、凿子
等传统工具进行人工雕琢，尽可能地接近
圣母院原有的木料。

在维奥莱-勒-杜克看来，修复并非指
修理、维修，而是发现文物建筑的本质和
原有特点，将它恢复到一个完整的状态。

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修复依然有启发。

希望

2019 年 4 月 15 日巴黎时间凌晨，巴黎
圣母院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巴黎消防队
负责人让-克劳德·加莱再次巡视教堂时，
发现中殿有一本翻开的经文选，落满了残
渣余烬。他好奇地走近，书页上的一个词
赫然映入眼帘——希望。

860年间，巴黎圣母院见证了法兰西的
华彩与荣光，也亲历了苦难与泪水。她已
成为法兰西的精神丰碑、人类共同的文化
瑰宝，在一个个重要时间节点给予人力量
与希望。

雨果说：“建筑艺术的最伟大产品不是
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的创造，与其说是
天才人物的作品，不如说是人民劳动的结
晶；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是各个世
纪形成的堆积，是人类社会相继升华而产
生的结晶，总之，是各种形式的生成层。
每一时代洪流都增添沉积土，每一种族都
把自己的那一层沉淀在历史文物上面，每
一个人都提供一砖一石。”

2024 年 5 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宣
布，中法将联合开展秦始皇帝陵与巴黎圣
母院木质遗存和土遗址保护研究。两家机
构的合作，或将发掘出这些文物更多本真
的面目。

2024 年 12 月 8 日，巴黎圣母院将重新
向公众开放。

一个修复后的巴黎圣母院，将不仅带
着历史的尘埃，也镌刻着今世的故事。这
些故事终将化成巴黎圣母院的一部分，汇
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

日前，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与法国文化
遗产科学基金会达成
协议，中法将联合开
展巴黎圣母院与秦始
皇帝陵木质遗存和土
遗址保护研究。中法
文化遗产领域合作迈
上新台阶。

按 照 协 议 约 定 ，
中法双方将依托秦始
皇帝陵、巴黎圣母院
等中法文化遗产，围
绕“木质遗存与土遗
址保护科学研究”，联
合开展巴黎圣母院火
烧木材及秦始皇帝陵
火烧木材遗迹（木炭）
保护修复以及价值认
知研究。这也是外国
团队首次参加法国巴
黎圣母院火烧木材样
品研究。同时，针对
秦陵秦俑坑土遗址以
及法国作为建筑元素
的土质材料，开展土
体保护技术研究。

中国秦始皇帝陵
与法国巴黎圣母院是
闻名全球的世界文化
遗产，均曾使用大量
的木质材料且存在过
火木质遗存。如秦兵
马俑坑的建筑使用了
大量棚木、枋木、立
柱 、 地 栿 等 木 质 构
件 ， 也 出 土 了 战 车 、
兵器局部构件等木质
遗迹，这些木质遗存
在历史上遭到过不同
程度的焚烧；而巴黎
圣母院也保有大量木质建筑构件，其木质屋
架在 2019年被严重焚毁。因此，双方选择了
木质遗存保护这一共性问题作为双方合作的
切入点，将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地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秦兵马俑坑等考古遗址主要
为土质。这类土遗址的保护与常见的露天土
遗址不同，需要结合其自身环境与病害特
征，面向考古、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的全链
条需求，发展可持续的保护利用科学体系。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表示，希望同法国的遗产机
构一道开展考古土遗址的保护研究，在国际
上推广中国特色的考古土遗址保护理念，通
过文化遗产科学研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精神。

文化遗产合作一直是中法两国文化关系
中最具活力的亮点之一。近年来，陕西文博
机构开展了中法“公输堂彩绘木作保护研
究”“茂陵石刻保护”等合作项目，并联合开
展保护培训。这些中法合作经验为本次协议
的达成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

2019年 12月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法
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开始就合作研究进行前期
接洽，并初步达成土遗址保护合作研究意
向，在 2021年拓展了木质遗存保护研究的合
作意向。2023 年 5 月，法国文化遗产代表团
访问西安，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秦兵马俑
项目的合作进行交流座谈。双方就具体的合
作内容、原则和形式等基本达成共识。2024
年2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派出专家赴法国巴
黎，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保护修复工作，期间
再度与法方专家讨论合作细节，确定了协议
的基本内容。

据了解，由于文物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
再生性，此次合作，双方将首先通过实验室
分析与模拟试验的形式开展基础研究。通过
深入探索秦始皇陵与巴黎圣母院两处文化遗
产中的木质遗存 （尤其是火烧木质遗存） 以
及考古土遗址的材料性质与历史价值信息，
在室内试验与模拟试验的基础上，总结遗产
劣化机制，再进行开发适用于文物实际的保
护技术与方法体系。同时，双方还将利用本
次合作机会，共同培养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的
青年人才。

秦兵马俑自出土以来，就与法国结下不
解之缘。法国的四位前总统、总理德斯坦、
密特朗、希拉克和萨科齐以及现任总统马克
龙都曾到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1978 年 9
月，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第一次来到陕西
西安，参观了刚刚对外开放的兵马俑博物
馆，成为第一位参观兵马俑的外国政要。当
时他激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兵马俑
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
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
到过中国。”此后，“世界第八大奇迹”在世
界范围内一度成为兵马俑的代名词。兵马俑
等秦始皇帝陵出土相关文物曾先后4次在法国
展出，深受法国人民喜爱。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名胜古迹、语言文字、经典典籍、信仰信俗、文化遗产、礼仪规范……都是
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
些宝贵财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今日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世界之窗”栏目，讲述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故事，感受文化的脉动、
文明的流淌。

——编 者

宏阔的交响，永恒的乐章
——巴黎圣母院今昔

本报记者 李 舫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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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赖睿，综合人民日报客户
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报道）

（本报电 记者赖睿，综合人民日报客户
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报道）

法国新印象派画家马克西米利安·卢斯1901年创作的油画《圣米歇尔码头和巴黎圣母
院》，奥赛博物馆藏。

法国作家雨果小说《巴黎圣母
院》，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国作家雨果小说《巴黎圣母
院》，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电影《巴黎圣母院》剧照。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派出专家赴法国巴
黎，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保护修复工作。


